
快驴科技经营独立性待考 谁在施展“潜驴之技”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当港股迎来更多明星科技公司，一家无研发、无生产的销售型公司，正试图叩开港交所大门。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冲刺港股 IPO的山东快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从产品品牌到采销渠道，从股权安排到核心管理团队，都有鲜明的“超威”烙印，其经营独立性面临拷问。

业务上高度依附，宛如超威“影子” ，股权上又完全切割。 快驴科技由超威集团“掌舵人”周明明创立，但其在2018年0元转让快驴科技5%股权，又在2019年以297万元转让快驴科技近70%股权后，完全淡出快驴科技。 根据快驴科技选择的上市标准，要求公司估值不低于20亿港元。 若从前述股权变动时点算起，一旦快驴科技 IPO成功，一众与周明明及超威集团关系甚密的受让方获利或高达400多倍。

人事关系看似切割，但双方高管过从甚密。 一方面，快驴科技总经理武英杰2019年11月之后辞任超威集团全部职务，但2021年10月，其又以“超威集团长跑事业部总经理”身份公开亮相。 另一方面，最近两年，超威集团高管频频现身快驴科技发展的重要时刻。

7月2日，记者就相关问题以邮件方式采访快驴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以上市静默期为由不予置评。

品牌捆绑超威

2014年，超威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周明明携旗下高管武英杰共同创立快驴科技，两人持股比例分别为99%和1%。 尽管周明明在2019年转让全部股权，但快驴科技的“超威”烙印未曾褪色。 超威集团是国内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

招股书称，快驴科技是一家国内领先的短距离绿色出行科技综合服务商，主要业务包括提供铅酸电池及锂离子电池等电池产品，销售充电器、轮胎等短距离轻型电动车的各种零件和配件，以及向当地合作门店提供技术及人员培训和咨询服务。

报告期内，快驴科技主要收入源自销售铅酸电池产品和锂离子电池产品，前者贡献的收入占比超99%。 其中，2022年至2024年，“金超威”品牌铅酸电池产品分别贡献销售额12.46亿元、10.39亿元和11.51亿元，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分别达95.1%、84.9%和70.6%。

“金超威”是超威集团诸多品牌之一，快驴科技于2019年成为该品牌全国独家总代理（期限至2034年底）。 除了铅酸电池，快驴科技还于2024年12月成为“金超威”品牌钠离子电池产品的全国独家总代理。 双方业务关系由此进一步捆绑。

快驴科技自有品牌亦有着浓厚的“超威”色彩。 招股书显示，快驴科技2017年推出自有品牌“臻金” 。 但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中国商标网”查询发现，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80%的浙江金超威能源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最先注册“臻金”商标，后者于2018年3月将“臻金”商标转让给浙江快驴科技有限公司（即快驴科技）。 还可佐证的是，快驴科技推介“臻金新能源”产品时称其“系出名门，金超威出品” 。

超威方面似乎对“臻金”品牌念念不忘。 2019年3月，超威集团官方发布的资讯写道：“如今，金超威公司已发展成拥有‘金超威’‘臻金’等两个系列多个产品种类的高端公司，并成为行业新商业模式的引领者。 ”而且，时至今日，打开超威电池网站“金超威电池”介绍页面，“金超威”与“臻金”两个品牌产品仍并列展示。

“长跑者”为超威集团又一产品品牌。 2024年4月，快驴科技花费100万元从超威集团购买了该品牌商标，变成快驴科技自有品牌，并开始销售该品牌的电池产品。

快驴科技还有一自有品牌———“闪行” ，于2019年推出。 虽然该商标最早由浙江快驴注册，但考虑到报告期内（2022年-2024年）快驴科技研发开支合计仅为157.5万元的情形，难免让外界对公司有无自研“闪行”品牌电池的技术能力存疑。

招股书显示，2022年至2024年，快驴科技自有品牌铅酸电池的销售额分别为0.56亿元、1.77亿元和4.65亿元，自有品牌钠离子电池的销售额分别为414.8万元、562.3万元和1185万元。 关于自有品牌各自的销售表现，公司招股书未做进一步披露。

事实上，除从超威集团采购代理的“金超威”电池外，快驴科技自有品牌铅酸电池产品也主要通过OEM方式由超威集团生产。 招股书显示，2022年至2024年，快驴科技采购超威集团的产品金额分别为12.45亿元、10.03亿元和15.08亿元，占其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高达98.5%、87%和99.2%。 这与“金超威”品牌收入占比相当。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判断，虽然港交所的容忍度相对较高，但快驴科技的独立性或成为审查重点。“单一客户销售额或单一供应商采购额占比超过50%，都可能有问题。 ”

自研能力有限，又无生产基地，快驴科技更像一家销售型公司。 截至2024年底，公司共有员工239名。 其中，有137名销售及营销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57.3%。 虽有相对高毛利的自有品牌加持，但公司盈利表现不尽如人意，更加凸显销售平台属性。 招股书显示，2022年至2024年，快驴科技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3.11亿元、12.23亿元和16.31亿元，换来的归母净利润分别只有646.5万元、238.7万元和825.7万元；总体毛利率分别为3.5%、3.4%和4.1%，净利润率分别为0.5%、0.2%和0.5%。

疑似渠道共用

快驴科技主要通过服务商销售产品，再由服务商销售至当地门店；截至2024年底，公司服务网络覆盖31个省区市，包括超过950家服务商及2万家当地合作门店。 近日，记者随机调查泰安、北京、贵阳、杭州、河南、安徽、江苏等地50多家电池门店发现，快驴科技在渠道端、服务网络、品牌识别度等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或部分存在快驴科技与超威集团共用销售渠道的情形。 比如，在上述调查门店中，2016年9月开始，泰安市双恒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为超威汽车电池的总代理，2023年开始成为泰安和莱芜地区的金超威总代理；成为快驴科技服务商前，江苏溧阳的马政华已有多年销售超威产品的履历；北京某区超威电池总代理，贵阳一款超威电池品牌总代理均销售金超威产品，郑州一家超威电池专营店和一家超威电池直营店，以及泰安、郑州两地的多个门店，均在同时售卖超威系列产品和金超威产品。 此外，一些金超威快驴电动车4S养护中心亦销售超威电池。

“金超威”是超威集团在快驴科技设立前投放市场的一款高端产品，前期推广自然依托超威的销售网络。 而且，招股书显示，在2019年11月卸任超威集团的全部职务前，快驴科技的控股股东之一、董事会主席及总经理武英杰自2014年起先后成为浙江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金超威”业务部总经理、浙江金超威能源有限公司（“金超威”）总经理。

其次，“2万家当地合作门店”有言过其实之嫌。 记者在北京以消费者身份尝试更换“金超威”电池，颇费周折。 根据招股书，快驴科技针对普通轻型电动车用户（第一类用户）推出服务平台“快驴养车”———主要服务包括服务商和当地合作门店共同完成电池销售及维修服务、配件直接销售及社区充电等。 记者打开小程序“快驴养车”填写收货地址后（介于南二环与南三环之间），首页显示附近无门店。 记者致电“快驴养车”客服，对方表示目前“快驴养车”仅山东有，北京还没开。 接着，记者试图通过快驴科技官方网站查询线下合作门店，但网站仍处于“升级维护中” 。 尔后，记者致电金超威快驴热线电话（400-826-5701）询问北京线下门店情况，客服称待联系区域经理后给答复；当日，快驴科技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可联系一位北京区域经理。 次日，记者致电该区域经理，其在询问记者地址后给了一位代理商电话，让自行联系。 而该代理商的门店距记者直线距离达16公里左右。

同时，前述“快驴养车”客服表示，部分超威门店同时售卖“金超威”电池。记者随即咨询多家冠以“超威电池”招牌的北京门店，不少门店告诉记者，之前会卖“金超威”电池，现在不卖了。不只北京，河南许昌一家挂着“快驴电动车4S养护中心”招牌的门店表示：“以前有卖‘金超威’电池，现在转卖其他品牌电池了，主要是‘金超威’电池价格太高。”

合肥徽州大道上一家超威电池门店透露：“合肥这边，有的区做‘金超威’ ，有的区做超威。 超威电池产品系列很多，不同区卖不同系列。 我们主要做超威普通款、超威1号、超威A+及超威黑金。 ”

贵阳一家电池门店表示：“‘金超威’做的人不多。 ”

招股书显示，2024年10月起，合作门店须向快驴科技支付每年120元的技术品牌服务费。 但“2万家当地合作门店”是否对应支付服务费的门店数量，招股书中未有说明。

第三，“‘金超威’要高端一点，但可替代产品多，且品牌辨认度容易被超威冲淡。‘金超威’电池价格偏贵，没必要，正常够用就行。 我们台铃定制款的电池，跟‘金超威’（产品性能）一样。 黑金、‘金超威’这些，就名字显得厉害一点；还有石墨烯、纳米，我做电池的，都没真正搞懂。 ”杭州一家超威电池官方授权店店主说。

“‘金超威’是杂牌店才卖”“超威黑金，跟‘金超威’差不多”“跟超威没什么大差别”……调查中，此类门店声音不少。

利益交织复杂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品牌、采销和渠道，快驴科技与超威集团还在多个方面践行“深度合作”关系。

2019年9月，浙江特盈商务信息咨询公司（周明明控制）将所持快驴科技69.5%股权转让给浙江明远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代价为297万元（根据转让时实缴注册资本金额厘定，其中考虑了当时快驴科技的净负债情况）。 彼时，明远动力由沈亚国、江帆分别持股50%。 2021年11月，由于内部重组原因，明远动力又将其持有前述69.5%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给长兴明远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至目前，武英杰为长兴明远的唯一执行及普通合伙人，直接持有21.60%的合伙权益；剩余78.4%的合伙权益由沈亚国、江帆、长兴龙威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前帆科技有限公司（钟学记、汪晓博分别持股99%和1%）分别持有32%、26.2%、13%及7.2%。

招股书介绍，沈亚国、江帆、钟学记、汪晓博四人于2014年基于在电池行业的共同人脉结识武英杰；鉴于四人的投资经验，以及电池和其他相关行业的业务关系，武英杰邀请他们投资快驴科技。然而，调查发现，四人与周明明及超威集团的关系匪浅。

沈亚国与周明明认识的时间远早于武英杰。 天眼查显示，2007年，周明明将全资控股的长兴超威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沈亚国；2018年11月至2019年6月，沈亚国任河南超力新能源有限公司（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5%）相关职务；2019年11月至2020年7月，沈亚国在超威电源集团全资子公司江苏鸿盈能源有限公司担任相关职务。

江帆与周明明也有交集。 2018年，浙江金麦特集团有限公司在湖州长兴设立，主要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及数字化智能设备，其与超威集团存在业务合作关系。 江帆为金麦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63.5%；周明明则以3.5%的股权成为金麦特第二大单一股东。

前帆科技与超威关系甚密。 天眼查显示，超威电源集团持有山东合泰新能源有限公司7.2%的股权，后者为前帆科技控股；2020年7月注销前，超威电源集团、前帆科技分别持有春华新能源（山东）有限公司52%和33%的股权；浙江嘉璟安行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由钟学记控制，浙江超威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该企业27%的股权。

疑问随之而来。 招股书显示，自快驴科技成立以来，周明明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及运营，但在2019年转让快驴科技全部股转时，理由又是“决定将其精力投放在超威集团的发展与增长” 。 不难看出，似乎周明明在快驴科技身上也耗费颇多心血。 因此，周明明甘愿以297万元出让快驴科技近70%股权，选择观望快驴科技以估值不低于20亿港元冲击上市，这多少让人费解。 结合前述关系，不排除这笔股权转让藏有特殊安排。

周明明还在2018年将快驴科技5%股权以0元转让给李杨加和温周萍；截至目前，两人持股合计4.5%。 招股书介绍，两人于2010年通过医药行业的共同人脉与武英杰结识。

快驴科技管理团队均有超威集团任职履历。 武英杰自不必说。 2014年至2021年，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李党裔先后担任超威动力“金超威”业务部副总经理、金超威副总经理。 2012年至2015年，公司执行董事、市场推广副总经理刘龙海担任超威动力区域总监。 2013年至2020年，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冀国平先后担任超威动力的“金超威”业务部总经理助理、金超威副总经理。 2007年至2016年，公司财务经理包丽丽先后在超威动力担任会计师、首席会计师及财务经理多个职务。 明晓林、卢鑫芳、柳永正三位公司监事以及联席公司秘书彭丽敏亦然。

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快驴科技高管与超威集团的人事关系终止后，又“复活”了。 比如，招股书显示，2019年11月之后，武英杰不再担任超威集团任何职务。 然而，超威集团公众号2021年10月发布的一篇资讯中明确提到，武英杰竟是超威集团长跑事业部总经理，并身着印有“超威”字样的衣服在第39届中国江苏国际新能源电动车及零部件交易会上推荐超威集团的新产品。

超威集团公众号2023年3月发布的一篇资讯写道：“电池行业首家‘学雷锋志愿服务示范点’成立仪式隆重举行，超威集团党委副书记周建民、金超威公司副总经理李党裔为示范点揭牌。 ”招股书显示，2021年5月开始，李党裔开始在快驴科技履职。

扑朔迷离的人事关系背后，近些年每逢快驴科技发展的重要时刻，超威集团高管频频现身。 2023年5月底，超威集团董事长助理、董办主任范首翔和超威集团董事长助理成仁贵出席泰山产业投资集团与快驴科技合作签约仪式；2024年1月，范首翔等数位超威集团代表出席快驴科技总部落户泰安启动仪式；2024年6月，范首翔、成仁贵等多位超威集团代表出席快驴科技总部办公大楼启用仪式暨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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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品牌、采销和渠

道，快驴科技与超威集团还在多个方面践

行“深度合作” 关系。

2019年9月，浙江特盈商务信息咨询

公司 （周明明控制） 将所持快驴科技

69.5%股权转让给浙江明远动力能源有

限公司，代价为297万元（根据转让时实

缴注册资本金额厘定，其中考虑了当时快

驴科技的净负债情况）。 彼时，明远动力

由沈亚国、江帆分别持股50%。 2021年11

月，由于内部重组原因，明远动力又将其

持有前述69.5%股权以0元价格转让给长

兴明远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截

至目前，武英杰为长兴明远的唯一执行及

普通合伙人， 直接持有21.60%的合伙权

益； 剩余78.4%的合伙权益由沈亚国、江

帆、 长兴龙威新能源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杭州前帆科技有限公司（钟学记、汪

晓博分别持股99%和1%）分别持有32%、

26.2%、13%及7.2%。

招股书介绍，沈亚国、江帆、钟学记、汪

晓博四人于2014年基于在电池行业的共同

人脉结识武英杰；鉴于四人的投资经验，以

及电池和其他相关行业的业务关系， 武英

杰邀请他们投资快驴科技。 然而， 调查发

现，四人与周明明及超威集团的关系匪浅。

沈亚国与周明明认识的时间远早于

武英杰。 天眼查显示，2007年，周明明将

全资控股的长兴超威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转让给沈亚国；2018年11月至

2019年6月，沈亚国任河南超力新能源有

限公司 （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65%）相关职务；2019年11月至2020年7

月，沈亚国在超威电源集团全资子公司江

苏鸿盈能源有限公司担任相关职务。

江帆与周明明也有交集。 2018年，浙

江金麦特集团有限公司在湖州长兴设立，

主要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及数字化智

能设备， 其与超威集团存在业务合作关

系。 江帆为金麦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63.5%；周明明则以3.5%的股权成为金麦

特第二大单一股东。

前帆科技与超威关系甚密。天眼查显

示，超威电源集团持有山东合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7.2%的股权， 后者为前帆科技控

股；2020年7月注销前，超威电源集团、前

帆科技分别持有春华新能源（山东）有限

公司52%和33%的股权；浙江嘉璟安行物

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由钟学记控制，浙江超

威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该企业27%的股权。

疑问随之而来。 招股书显示，自快驴

科技成立以来，周明明不参与公司的管理

及运营， 但在2019年转让快驴科技全部

股转时，理由又是“决定将其精力投放在

超威集团的发展与增长” 。 不难看出，似

乎周明明在快驴科技身上也耗费颇多心

血。 因此，周明明甘愿以297万元出让快

驴科技近70%股权，选择观望快驴科技以

估值不低于20亿港元冲击上市， 这多少

让人费解。 结合前述关系，不排除这笔股

权转让藏有特殊安排。

周明明还在2018年将快驴科技5%

股权以0元转让给李杨加和温周萍；截至

目前，两人持股合计4.5%。 招股书介绍，

两人于2010年通过医药行业的共同人脉

与武英杰结识。

快驴科技管理团队均有超威集团任

职履历。武英杰自不必说。2014年至2021

年，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李党裔先后

担任超威动力“金超威” 业务部副总经

理、金超威副总经理。 2012年至2015年，

公司执行董事、市场推广副总经理刘龙海

担任超威动力区域总监。 2013年至2020

年，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冀国平先后

担任超威动力的“金超威” 业务部总经理

助理、 金超威副总经理。 2007年至2016

年，公司财务经理包丽丽先后在超威动力

担任会计师、首席会计师及财务经理多个

职务。明晓林、卢鑫芳、柳永正三位公司监

事以及联席公司秘书彭丽敏亦然。

更加不同寻常的是， 记者调查发现，

部分快驴科技高管与超威集团的人事关

系终止后，又“复活” 了。 比如，招股书显

示，2019年11月之后，武英杰不再担任超

威集团任何职务。 然而，超威集团公众号

2021年10月发布的一篇资讯中明确提

到，武英杰竟是超威集团长跑事业部总经

理，并身着印有“超威” 字样的衣服在第

39届中国江苏国际新能源电动车及零部

件交易会上推荐超威集团的新产品。

超威集团公众号2023年3月发布的

一篇资讯写道：“电池行业首家‘学雷锋

志愿服务示范点’ 成立仪式隆重举行，超

威集团党委副书记周建民、金超威公司副

总经理李党裔为示范点揭牌。 ” 招股书显

示，2021年5月开始， 李党裔开始在快驴

科技履职。

扑朔迷离的人事关系背后，近些年每

逢快驴科技发展的重要时刻，超威集团高

管频频现身。 2023年5月底，超威集团董

事长助理、董办主任范首翔和超威集团董

事长助理成仁贵出席泰山产业投资集团

与快驴科技合作签约仪式；2024年1月，

范首翔等数位超威集团代表出席快驴科

技总部落户泰安启动仪式；2024年6月，

范首翔、成仁贵等多位超威集团代表出席

快驴科技总部办公大楼启用仪式暨成立

十周年庆典活动等。

快驴科技经营独立性待考 谁在施展“潜驴之技”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当港股迎来更多明星科技公司，一家无研发、无生产的销售型公司，正试图叩开港交所大门。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冲刺港股IPO的山东快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从产品品牌到采销渠道，从

股权安排到核心管理团队，都有鲜明的“超威”烙印，其经营独立性面临拷问。

业务上高度依附，宛如超威“影子” ，股权上又完全切割。 快驴科技由超威集团“掌舵人” 周明明创立，但其在

2018年0元转让快驴科技5%股权，又在2019年以297万元转让快驴科技近70%股权后，完全淡出快驴科技。 根据快

驴科技选择的上市标准，要求公司估值不低于20亿港元。 若从前述股权变动时点算起，一旦快驴科技IPO成功，一

众与周明明及超威集团关系甚密的受让方获利或高达400多倍。

人事关系看似切割，但双方高管过从甚密。 一方面，快驴科技总经理武英杰2019年11月之后辞任超威集团全部

职务，但2021年10月，其又以“超威集团长跑事业部总经理”身份公开亮相。 另一方面，最近两年，超威集团高管频

频现身快驴科技发展的重要时刻。

7月2日，记者就相关问题以邮件方式采访快驴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以上市静默期为由不予置评。

品牌捆绑超威

2014年，超威集团创始人、董事

长周明明携旗下高管武英杰共同创

立快驴科技， 两人持股比例分别为

99%和1%。 尽管周明明在2019年转

让全部股权，但快驴科技的“超威”

烙印未曾褪色。超威集团是国内动力

电池头部企业， 年销售额超过1000

亿元。

招股书称，快驴科技是一家国内

领先的短距离绿色出行科技综合服

务商，主要业务包括提供铅酸电池及

锂离子电池等电池产品， 销售充电

器、轮胎等短距离轻型电动车的各种

零件和配件，以及向当地合作门店提

供技术及人员培训和咨询服务。

报告期内，快驴科技主要收入源

自销售铅酸电池产品和锂离子电池

产品， 前者贡献的收入占比超99%。

其中，2022年至2024年，“金超威”

品牌铅酸电池产品分别贡献销售额

12.46亿元、10.39亿元和11.51亿元，

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分别达95.1%、

84.9%和70.6%。

“金超威” 是超威集团诸多品牌

之一， 快驴科技于2019年成为该品

牌全国独家总代理 （期限至2034年

底）。 除了铅酸电池，快驴科技还于

2024年12月成为“金超威” 品牌钠

离子电池产品的全国独家总代理。双

方业务关系由此进一步捆绑。

快驴科技自有品牌亦有着浓厚

的“超威”色彩。招股书显示，快驴科

技2017年推出自有品牌“臻金” 。 但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中

国商标网” 查询发现，超威电源集团

有限公司持股80%的浙江金超威能

源有限公司于2017年10月最先注册

“臻金” 商标，后者于2018年3月将

“臻金”商标转让给浙江快驴科技有

限公司（即快驴科技）。 还可佐证的

是，快驴科技推介“臻金新能源” 产

品时称其“系出名门，金超威出品” 。

超威方面似乎对“臻金”品牌念

念不忘。 2019年3月，超威集团官方

发布的资讯写道：“如今， 金超威公

司已发展成拥有‘金超威’‘臻金’

等两个系列多个产品种类的高端公

司， 并成为行业新商业模式的引领

者。 ” 而且，时至今日，打开超威电池

网站“金超威电池” 介绍页面，“金

超威” 与“臻金” 两个品牌产品仍并

列展示。

“长跑者”为超威集团又一产品

品牌。2024年4月，快驴科技花费100

万元从超威集团购买了该品牌商标，

变成快驴科技自有品牌，并开始销售

该品牌的电池产品。

快驴科技还有一自有品牌———

“闪行” ，于2019年推出。 虽然该商

标最早由浙江快驴注册，但考虑到报

告期内（2022年-2024年）快驴科技

研发开支合计仅为157.5万元的情

形，难免让外界对公司有无自研“闪

行”品牌电池的技术能力存疑。

招股书显示，2022年至2024年，

快驴科技自有品牌铅酸电池的销售

额分别为0.56亿元、1.77亿元和4.65

亿元，自有品牌钠离子电池的销售额

分别为414.8万元、562.3万元和1185

万元。 关于自有品牌各自的销售表

现，公司招股书未做进一步披露。

事实上，除从超威集团采购代理

的“金超威” 电池外，快驴科技自有

品牌铅酸电池产品也主要通过OEM

方式由超威集团生产。 招股书显示，

2022年至2024年， 快驴科技采购超

威集团的产品金额分别为12.45亿

元、10.03亿元和15.08亿元， 占其采

购总额的比例分别高达98.5%、87%

和99.2%。 这与“金超威” 品牌收入

占比相当。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判断，

虽然港交所的容忍度相对较高，但快

驴科技的独立性或成为审查重点。

“单一客户销售额或单一供应商采购

额占比超过50%，都可能有问题。 ”

自研能力有限， 又无生产基地，

快驴科技更像一家销售型公司。截至

2024年底，公司共有员工239名。 其

中，有137名销售及营销人员，占员

工总数的比例为57.3%。 虽有相对高

毛利的自有品牌加持，但公司盈利表

现不尽如人意，更加凸显销售平台属

性。 招股书显示，2022年至2024年，

快驴科技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3.11亿

元、12.23亿元和16.31亿元， 换来的

归母净利润分别只有646.5万元、

238.7万元和825.7万元；总体毛利率

分别为3.5%、3.4%和4.1%，净利润率

分别为0.5%、0.2%和0.5%。

疑似渠道共用

快驴科技主要通过服务商销售

产品， 再由服务商销售至当地门店；

截至2024年底， 公司服务网络覆盖

31个省区市，包括超过950家服务商

及2万家当地合作门店。 近日，记者

随机调查泰安、北京、贵阳、杭州、河

南、安徽、江苏等地50多家电池门店

发现，快驴科技在渠道端、服务网络、

品牌识别度等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或部分存在快驴科技与超

威集团共用销售渠道的情形。 比如，

在上述调查门店中，2016年9月开

始，泰安市双恒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成

为超威汽车电池的总代理，2023年

开始成为泰安和莱芜地区的金超威

总代理； 成为快驴科技服务商前，江

苏溧阳的马政华已有多年销售超威

产品的履历；北京某区超威电池总代

理，贵阳一款超威电池品牌总代理均

销售金超威产品，郑州一家超威电池

专营店和一家超威电池直营店，以及

泰安、郑州两地的多个门店，均在同

时售卖超威系列产品和金超威产品。

此外， 一些金超威快驴电动车4S养

护中心亦销售超威电池。

“金超威”是超威集团在快驴科

技设立前投放市场的一款高端产品，

前期推广自然依托超威的销售网络。

而且，招股书显示，在2019年11月卸

任超威集团的全部职务前，快驴科技

的控股股东之一、董事会主席及总经

理武英杰自2014年起先后成为浙江

超威动力能源有限公司“金超威”业

务部总经理、浙江金超威能源有限公

司（“金超威” ）总经理。

其次，“2万家当地合作门店”

有言过其实之嫌。记者在北京以消费

者身份尝试更换“金超威” 电池，颇

费周折。 根据招股书，快驴科技针对

普通轻型电动车用户（第一类用户）

推出服务平台“快驴养车”———主要

服务包括服务商和当地合作门店共

同完成电池销售及维修服务、配件直

接销售及社区充电等。记者打开小程

序“快驴养车” 填写收货地址后（介

于南二环与南三环之间），首页显示

附近无门店。 记者致电“快驴养车”

客服，对方表示目前“快驴养车” 仅

山东有，北京还没开。接着，记者试图

通过快驴科技官方网站查询线下合

作门店， 但网站仍处于 “升级维护

中” 。 尔后，记者致电金超威快驴热

线电话（400-826-5701）询问北京

线下门店情况，客服称待联系区域经

理后给答复；当日，快驴科技工作人

员告知记者可联系一位北京区域经

理。次日，记者致电该区域经理，其在

询问记者地址后给了一位代理商电

话，让自行联系。 而该代理商的门店

距记者直线距离达16公里左右。

同时，前述“快驴养车” 客服表

示，部分超威门店同时售卖“金超威”

电池。 记者随即咨询多家冠以“超威

电池” 招牌的北京门店，不少门店告

诉记者，之前会卖“金超威”电池，现

在不卖了。不只北京，河南许昌一家挂

着“快驴电动车4S养护中心” 招牌的

门店表示：“以前有卖‘金超威’电池，

现在转卖其他品牌电池了， 主要是

‘金超威’电池价格太高。 ”

合肥徽州大道上一家超威电池

门店透露：“合肥这边，有的区做‘金

超威’ ，有的区做超威。 超威电池产

品系列很多，不同区卖不同系列。 我

们主要做超威普通款、 超威1号、超

威A+及超威黑金。 ”

贵阳一家电池门店表示：“‘金

超威’做的人不多。 ”

招股书显示，2024年10月起，合

作门店须向快驴科技支付每年120

元的技术品牌服务费。 但“2万家当

地合作门店” 是否对应支付服务费

的门店数量，招股书中未有说明。

第三，“‘金超威’ 要高端一点，

但可替代产品多，且品牌辨认度容易

被超威冲淡。‘金超威’电池价格偏

贵，没必要，正常够用就行。 我们台铃

定制款的电池，跟‘金超威’（产品性

能）一样。黑金、‘金超威’ 这些，就名

字显得厉害一点；还有石墨烯、纳米，

我做电池的，都没真正搞懂。” 杭州一

家超威电池官方授权店店主说。

“‘金超威’ 是杂牌店才卖”

“超威黑金，跟‘金超威’ 差不多”

“跟超威没什么大差别” ……调查

中，此类门店声音不少。

一家位于山东泰安的超威和金超威代理商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摄

位于山东泰安的一家超威电池门店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摄快驴科技泰安总部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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